
评价篆刻作品，常会听到“这印有古意，
好！”或“这印欠古意”。

中国传统艺术强调贵有古意，传统书画
如此，篆刻更是如此。

篆刻所用文字，形式不仅古老且又受到
文人追求古意美之审美取向影响，这种影响
一直延续至今。这审美取向直接影响当今
篆刻之创作及作品之评判。

何谓古意？
我认为是古雅与古拙之意象与意趣，是

作品呈现与散发出的古旧气、古味特征、古
雅气息及古拙率真之自然美。

古意，又是一种艺术追求之情怀、一种
意韵、一种艺术感受。是时间逝去给我们的
神秘感，是经历了历史沧桑之后所展现出的
一种自然时空感，但又有着“似曾相识”之亲
切感。

印之古意又从何而来？是线条，是篆刻
入印之文字，是整体气息。这三者如有古
意，印则古意盎然。

印之古意，諸多印人喜之，求之，然何以
使其有之？ 我以八个字概括：“苦练”“多
记”“多用”“做印”。

“苦练”线条，线条乃篆刻之根，印之线
条古拙且有灵气，其整体必将古意自现。线
条古意之形成非一日之功，印人唯有深入了
解并研究不同材质（如铜、砖等）之古印、不同手法（如凿、浇铸、盘等）形
成之线条其各自古拙特征以及各线条线性形成原因，同时又经长久苦
练（有天赋除外），方能真正形成有古意又有自我特征之线条。

“多记”古字、异体、结体古拙奇特及他人不常用之文字。文字唯有
靠平时多记才能不断积累，熟记于心，创作时才能随心而用。

“多用”已积累之古字，异体、结体古拙奇特及他人不用之文字并使
其印化融入印中。用好古字，印之古意自生。

“做印”，也可谓之“做旧”，即新刻之印通过后期制作去其火气生成
古意，“做印”是能让印之整体生成浑厚、古雅、古拙气息之有效手段。

“做印”看似简单，若要做好，唯有深入了解研究与各类别古印整体
古意相关之问题。如各类古印及其他古物之古意特征有哪些？是“破”
还是“旧”？古意之旧气一定要破才能产生？……诸多问题真正研究
透，我们才能实施如何“做印”。

我喜做印更研究做印，体会到做印乃“做旧”而非“做破”，破并非是
旧气，可能是破碎，旧气也并非要破（古玉印也有不破，但古意十足的）。

做印，对于每位印人而言都有各自心得与独门法宝。传说一代宗
师吴昌硕有鞋底摩擦法，马士达有食盐手摩法等等，各有所长但皆秘不
示人（据说吴昌硕做旧避开学生，上楼做完后再给看，马士达也只言在印
面上放置食盐再用手指摩擦食盐与印面，但从不当众演示），以我之体
会，鞋底摩擦法尚有可能，马士达手摩之法则有忽悠学生之嫌。还有当
代印家著书教授印章做旧法，更有“榔头帮”传授敲砸做旧法，所做破碎
之状杂乱无章，毫无旧气古意之感，此做还不如不做，此等做法既误导印
友又损美石，贻害匪浅。

做旧并不神秘，我通常用一把刻刀，施用不同刀法即可完成（技法
细节因篇幅所限不能详述）。技法人人可学能做可创，简单做旧不难，做
好则难。做得好坏不单取决于工具与技法，更多取决于对古意之感
悟。印在何种情况下才须“做旧”？印面何处须”做旧”？何种形态？何

种趣味？做旧至何等程度才是
恰到好处？这些问题才是考验
印人“做印”之功力所在。让

“做印”真正做到画龙点睛，而
非画蛇添足。

我在《3D印，篆刻新概念》
一文中曾言“让文字与印式呈
现三维透视效果并不是最难。
而真正之难在于既要做到 3D
又要不失传统古韵！”这古韵就
是篆刻之古意。

对于印之古意，因各印人
理解与感悟不同，不喜古意而
弃之者有。而我之感悟，古意
乃印之魂。

一个时代的审美，或是一个
人的审美趣味，往往会因时空的
转换而转变。时代与个人之间，
对审美观的认同，又常常是互为
屈从互为影响的。“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
且半额。”就譬如我所经历的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当长头发、喇叭裤
刚流行时，怎么看都觉得帅，等到
它渐渐落伍，怎么看又都觉得
土。那时来城里的打工者，对信
息及流行的接收与消化都会晚一
拍，人家都已经调频道了，他们多
半仍以这种装束招摇过市，时髦
未跟成反留下笑柄。不过这也难
免，一个人真正能不为时代左右，
所谓“立志不随流俗转”，那是很
难得的。

书法的审美也有时代的因
素，毋论尚韵还是尚法，尊帖或是
尊碑，多少都会受时风的影响。
虽然说“用笔千古不易”，然“结字
因时相传”，每一阶段的流行书
风，都会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康有为尊碑，沈尹默擅帖，
其实真正的高手并不会把两者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碑具粗犷宏肆，帖有飘逸萧散，而书法能宏肆而萧散，
则更见神采。康、沈都是立于时代潮头的领军人物，于碑于
帖，各擅胜场。问题是我们的审美，会因不同的时俗而转
变。即使是一件堪称完美的审美对象，但由于审美出现了
疲劳，也难免见异思迁。

沈尹默先生是海派书法的一面大旗。于二王法书，褚
遂良以及苏米诸帖，无论结构还是点画，均烂熟于心，临写
起来是形神兼备，几乎无可挑剔。其功力之深厚、笔法之精
到可谓无人可及。故谢稚柳曾评道：“秋明书法横绝一代
……笔力遒劲，人书俱老。以论正书，盖数百年中未有出其
右者！”抗战时沈尹默在重庆，闲暇时临帖无数，稍不满意就
丢弃在字纸篓里。一次被于右任从废纸篓里检出一页沈临
写的《兰亭序》，看了大为惊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类似
的故事张充和也说过，那时她也在沈先生的废纸篓里“抢
救”出好几件精品。

然而，也许就是审美疲劳的缘故，美看多了就会有点麻
木生厌。关于沈氏书法也常有论者觉得他继承多于创造，
风格上似有一味甜俗之嫌。持此论者必搬出当年陈独秀语

“刺”沈尹默的故事，也就是陈独秀初次到沈的寓所拜访，一
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
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入骨……”刘三即江南文士刘季平，
是陈沈共同的好友。那首被陈独秀称作很好的诗。就是沈
尹默醉中即赋的《题季平黄叶楼》：“眼中黄落尽雕年，独上
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色，斜阳鸦影一凭栏。”刘三读
了非常赞赏，就请沈用宣纸书写后贴在壁上，于是就有了陈
独秀看见后的快人快语。那一年，沈尹默才二十五岁。

这一则故事对沈尹默而言，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它
最早的传播者就是沈老自己，一九六一年，年近八旬的沈老
将这段轶事写进自己的回忆文章《我与北大》中。沈老说，
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奋钻研
书法了。可见在之前沈尹默于书法还未真正的发力，那么
再大成就的书法家，都应有他的稚嫩期吧？沈尹默自然也

不例外。此后，他首先取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细加研读，
苦苦探索用笔法则。并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后《爨宝
子》《爨龙颜》《郑文公》等，无所不窥。他曾自述于北碑中，
最喜《张猛龙碑》，又参入《华岳庙碑》，着意于横平竖直，每
作一笔，辄屏气为之，如此十数年不辍，在北碑中浸润了相
当一段时间后，自一九三〇年始，先生自觉腕下有力，乃重
新再学行草书，临二王、智永诸人墨迹，同时遍临褚书。沈
尹默学书立意高远，他独上高楼，博览群书，深厚的学养和
诗人气质，使他的字中自然有一种飘逸清雅的书卷气，郭绍
虞曾评论他的书法“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
学问而来”，诚然，字外的功夫，实为他人最难超越之处。

近年来，沈尹默的书札时见于拍场，也许看惯了正规的
对联条幅，再看看随意的尺牍手稿，会能感受到书家的另一
番景象。古人云：“告不如简，简不如草。”此告即朝廷所书
的诰令，书写时须极其庄重严谨，哪有朋友之间的书简随
意？这里的一页尺牍，乃沈尹默写给好友潘伯鹰，无话不
谈，颇有意趣。

今日之游至畅，乐极哀来，自是常理。归后稍事休息，床
上偶一辗转，两腿筋竟大抽戾，曲辄不得伸，直辄不得屈，雅不
似我腕之听命。而且酸楚不可耐，历数分钟乃已。困难中不
得不仔细玩味，正可作一篇南岸移文读。今日妄论过多，合遭
此厄亦未可知也。呵呵。但有话能欲谈，履川作字之遒肆，伯
鹰之娟净，稚鹤之结实，皆我所不及。得此启示，受益良多。
然却愿还以我之不足，略裁兄等之有余，此语想不讶也。至于
船翁诗之华链，调甫句之新峻，亦为我所不能，到则却不敢恃
己之短妄谈彼长耳。钝根人周旋于聪慧者之间，亦顿有聪慧
气，自谓尚可教也。兄以为然否？三童子至可爱，小者尤逼人
的非凡材，他日若有成，必在我辈上。但今日当且以凡材育
之。眼前多可畏之人，使人发愤忘忧，大有不知老之将至之
概，实佳幸事。兄等来日方长，或不如我所感之切迫也。一
笑。所要诗别纸录一通附陈，希目入为荷。
伯鹰兄文几

尹默拜上 四月廿一日

履川、稚鹤诸兄并候

潘伯鹰也是现代著名的诗人，
书法家，精于文史，对文学颇有造
诣。早年曾创作小说《人海微澜》
等，于报上连载时甚获嘉誉，引起大
文豪鲁迅的关注。在书法上引沈尹
默先生为同调，得力于二王、褚遂良
一路。虽然沈尹默年长于潘二十余
岁，但沈一直视潘为忘年之交，惺惺
相惜，丝毫未有居高临下之意。而
潘曾任章士钊的秘书，从辈分上说
应是沈先生的晚辈，故谊在师友之
间。据说能入潘伯鹰“法眼”的朋友
并不多，其有名士风范，才情超拔，
目无余子，难怪陈巨来笔下的“十大
狂人”，潘当之无愧。

这封书信未署年份，从内容以
及沈潘之交往来看，应该在上世纪
四十年代的重庆。抗战期间作为
陪都的重庆，是全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也集聚了大批的文化界名
流。其时，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

壮、江庸、潘伯鹰等人发起，还成立了一个饮河诗社，社友
还有陈寅恪、吴宓、马一浮、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高二
适、谢稚柳等，阵容之豪华，一时无两。一九四三年春，饮
河诗社社友在重庆红岩村举办了一次“雅集”，张宗祥、沈
尹默、潘伯鹰、乔大壮、江庸、刘禺生、曾履川、吴稚鹤等人
都参加了这次活动。沈尹默的此信落款为“四月廿一
日”，是不是就写于这次活动之后？只能说存在这个可
能。尤其是信中问候到的“履川、稚鹤”，都是参加了一九
四三年春饮河诗社“雅集”的诗友。这两位是潘伯鹰的同
窗好友，一为曾克端（字履川），一为吴兆璜（稚鹤），皆属
有学问的年轻人，也是书法家。沈尹默很谦虚，历数了年
轻人在书法上的胜己之处，以示年轻人的可畏，以及自己
和年轻人的交往也受益良多。

好友之间的通札大体是轻松随意的，此信的开首，说了
聚会的开心以及过于疲乏造成回家的痛楚。然后还自己幽
默一下，把伤痛归罪于可能是自己口无遮拦，“妄论过多”，
然后“呵呵”两字，一笑释然。我们今天的网络语，常常于无
法接聊之际，以“呵呵”代之，看来早已有之也。

沈尹默的此页尺牍，整篇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它可能
还不算是沈氏尺牍中最为出色精彩的，但比起他过于正式
的字幅书写，此则轻松从容，飘逸多姿。上世纪六十年代
后，沈老已八十高龄，由于他双目高度近视二千二百多度，
几近于盲，但他依然能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俊逸洒脱。
一九六二年，经上海市文化局等单位筹备，上海美术馆隆重
举办了一次沈尹默书法展。那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因公来
沪，于是在百忙中也拨冗前去参观。那次观展之后，总理也
请沈尹默写幅字。沈尹默认真默写了一首毛主席《沁园春·
雪》。可能是面对总理，那幅字写得反而太拘谨了，写完之
后沈尹默不满意，于是又重写了一幅。写第二幅时，沈尹默
终于放松了心情，一挥而就，反而神完气足。总理自然是大
智慧者，他笑着说：“两幅都写得好，我全要了！”

写得松，是书法的一种境界。当然，前提必须是具有相
当功力的书家而言。若是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写得再松，那
也不可能有什么境界。

篆刻：文博之府

作者：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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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一）——翁同龢
2016年11月7日至16日，上海图书馆举办了

“琼林济美——上海图书馆翁氏藏书与文献精品
展”，这使我提起了写写翁同龢的兴趣。翁同龢
（1830-1904）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翰林院修
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举足轻重，其学问自不待言，其书法也是“终日为人
作书，手腕几脱”。但翁同龢可以被归入海派书法
家之列吗？回答仿佛是肯定的。《海派书法百年百
家作品集》第四个书法家就是翁同龢，《上海美术
志》中记载翁同龢“晚年居上海”，《海上墨林》也记
有翁同龢条目。这些文献记载都表明翁同龢作为
海派书家的身份是普遍认同的。但翁同龢与上海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翁同龢在上海是求学还是谋
生？是路过还是寓沪？笔者试图在此文中与您一
起探个究竟。

翁同龢祖籍常熟，生于北京。一生客京为官，
罢官返乡后居于常熟。鄙人不才为了厘清翁同龢
与沪上的关系，并找到真材实料，鄙人不敢随便在
网上搜索，只能用笨办法，逐页核实《松禅年谱（翁
同龢自定年谱）》和周文晓编著《翁同龢年谱》，但都
没有翁同龢“晚年寓沪”的记载。于是又查找台湾
历史作家高阳著《翁同龢传》，是书也没有提到翁同
龢寓沪的经历。幸运的是在上海历史学家谢俊美
著、周谷城题签的《翁同龢传》中找到翁同龢在上海
的两段经历：一次是“回籍丁忧”时。1873年“3月
12日（二月十四日）翁同龢离开杭州，与15日（十七
日）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游览上海。……20日
（二十二日）回到常熟。沪上三日游，不仅使他对变
化中的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使他
增长了不少洋务方面的知识，对他日后赞成和支持
洋务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一次是1889年（光绪
十五年）第二次“回籍修墓”之际。“翁同龢到上海
后，正好遇上台风，船行受阻，滞留沪上十余日，滞
留期间，他对上海再做考察。”后来就仅仅是“路过”
上海而已：1898年被罢官，“7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
五月十六日），翁同龢乘坐招商局‘新欲’号轮到达

上海。……翁同龢无意在沪停留，当天晚上就雇坐
民船回到常熟。”翁同龢回到常熟的第二个月，就到
江西南昌看望他的大嫂，“10月14日，翁同龢到达
上海。时湖北道员、他的儿女亲家恽莘耘正缘事在
沪，特意留他在沪小住一日。他不敢贸然登岸，雇
坐民船住宿，会见亲友”。可见此次路过上海都不
曾上岸。1899年到1904年，翁同龢居于常熟虞山
西麓，自题新居为“瓶庐”，盖取“守口如瓶”之意，自
署松禅老人。翁同龢自遭严谴，奉旨交地方编管
后，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小心，从不敢远游一步。
张謇曾来函邀他出游，翁同龢回函说：“无事尚腾口
语，矧后薄游不免为有司所累，必恐有司报逃人呈
朝，出此，愚所不敢也。”直到1904年仙逝，翁同龢
几乎未出过虞山西麓。我们由此可以断定：翁同龢
并没有“晚年寓沪”的经历。

那么，翁同龢的书法对海派的影响如何？笔者
查阅《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记有翁同龢条目五
条，一条是1901年（离京返籍第三年）有一件作品参
加展出。另四条则是去世后出售单幅印刷品或画册
所含作品等。可见，翁同龢与海派书法的关系确实
不大。我知道，我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可能会对许多
喜欢翁同龢书法的上海人是一个伤害，但我必须实
事求是地说，翁同龢与海派书法真的没有多少关
系。笔者曾在全国书学讨论会的获奖论文《刘熙载
与海派书法》中，列举了刘熙载与海派书家的交游情
况。我曾把翁同龢做为海派书家的一员，依据是翁
同龢在同治三年八月廿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晴、微
风，燥甚。……答刘融斋前辈，坐良久。”但时间是在
刘熙载任广东学政前，地点是北京，而不是上海。这
是我当时写文章是的疏漏，需要在此加以纠正。

上海是翁同龢研究的中心。上海图书馆与翁
同龢玄孙翁万戈先生协商转让经翁氏六世守藏的
古籍善本，经多次沟通达成协议，2000年4月28日，
共计80种542册漂泊在美国的“翁氏藏书”终于叶
落归根、回归祖国。2010年翁同龢诞辰一百八十周
年之际，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召开了

纪念“翁氏藏书”回归十周年暨《上海图书馆藏翁同
龢未刊手稿》出版研讨会，并集中公布了432件珍贵
的翁同龢手稿墨迹。这些手稿墨迹，展示了翁同龢
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成就，是研究这位晚清书法家
的第一手重要资料，其艺术价值当不言而喻。值此
十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地区的古籍重点收藏单位的
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研讨了“翁氏藏书”回归的价
值。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翁同龢作为海派书家的
身份和地位。这样的结论对于海派书法可能是一
个遗憾，甚至是一个损失，但艺术史的事实是不可
以随意更改的，海派书家的身份也不能因为我们当
代人的喜好而确认。

翁同龢的书法以厚实、朴拙、老辣、雄浑为特
征，无意求工而妙趣横生，楷、行、隶、篆各书皆工，
尤以行书见长。最具个人面貌的是点画构造朴拙
简约，一洗尘俗之气。书写中翁同龢常用“点儿
法”，即藏锋逆入，顺势而行，未到势尽、戛然而止，
结果形成短小、精练、内蕴的笔画。沙孟海在《近三
百年的书学》中把翁同龢列为颜体书家。他评论
说：“翁同龢是个相国，他的字也有庙堂气。他的意
度和臭味，与刘墉很相像。刘墉而外，如钱沣、何绍
基等对于颜字，各有各的心得；他出世最晚，所以能
够兼收众长——特别是多用钱沣的方法——有时
还参人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
翁同龢的特色。至于他的小字，神韵略似苏轼，用
笔虽然肥厚些，但没有俗气。翁相国的尺牍，文词
雅俊，有晋宋人风，再添上一重书法的精美，所以更
有价值了。”许多人喜欢翁同龢的书法，常常是“索
书者坌集，苦不可挡”。 但我必须说：这与海派是不
搭界的。我们不能因为邻居有名气，来串了一下门
儿，就把邻居当成了是自家人吧？

最后我还想申明的一点是，尽管翁同龢与海派
书法无大关系，但上海图书馆有关翁氏藏书与文献
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对于翁同龢的书法艺术的传
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市第九届篆隶
书法展获奖、入展名单

上海市第九届篆隶书

法展共收到作品 868 件，

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和现

场测试，共评选出获奖作

品15件、入展作品116件，

现将获奖、入展人选名单

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获奖名单（15人）

王斐斐（宝山区）

苏 奎（松江区）

何常曦（浦东新区）

沈张灯（长宁区）

张纪怀（黄浦区）

张明强（奉贤区）

邵 平（浦东新区）

易金华（金山区）

赵 玮（青浦区）

胡 群（奉贤区）

俞慧雯（奉贤区）

徐俊峰（青浦区）

唐建平（金山区）

谢予东（闵行区）

管如义（嘉定区）

入展作品（116人）

浦东新区（17人）

王道文 朱健忠 刘亚晴

李 翔 李亚凯 杨贺然

肖瑞麟 张建春 陈 才

陈 晓 邵冰红 金成志

金更良 翁容永 高小燕

龚晓馨 潘晓波

黄浦区（5人）

宋汉光 张夕辰 俞伊军

徐 梅 曹 云

静安区（8人）

孙燕平 杨艳婧 周佩娜

周敏浩 饶金龙 贺孝芳

顾晨洁 戴丽华

徐汇区（7人）

孙忠民 杨真真 张 信

陈 捷 陈蒙蒙 黄青丽

潘正芳

长宁区（3人）

刘 霆 吴杰峰 陆天艳

普陀区（4人）

汪海滨 张 彬 周玉成

蔡嘉鑫

虹口区（3人）

汤胜洲 张 婷 张希平

杨浦区（8人）

冯曹波 朱官华 刘 敏

李元凯 杨永久 谷志建

施鹤平 曹永泉

宝山区（6人）

王道雄 庄蕊嘉 李敏捷

杨建华 张凯发 曾 勇

闵行区（12人）

王利智 王宜明 朱兴曼

杨 健 张 恒 张亚琦

陈 磊 陈 力 陈志轩

郑祥军 单闯闯 柴小山

嘉定区（8人）

王 壹 包仕武 周上游

顾志东 程华夏 谢言付

管福宝 侯转运

松江区（19人）

马 骏 王兆钢 王勇旗

任行志 李自君 杨奕然

邱泽远 张远会 张莉萍

张慧瑛 范明伟 林 锁

周 瑜 徐秋林 徐根法

唐克强 辜为民 谢贵民

褚 旭

青浦区（4人）

吕松霖 江阚阚 池颖华

孙建军

奉贤区（10人）

赵纪飞 夏勤弟 顾军阳

党福龙 徐建平 唐 峰

唐诗奕 黄祖明 韩 飞

薛 涵

崇明区（2人）

邬忠明 黄 胜

一日从书橱中翻捡出一幅任政四
体书法扇面的复印件时，眼前重现书友
王志毅先生一年前让笔者目睹此墨宝
原作时的情景。王志毅先生自幼爱好
书法，七八岁时就涉猎砚池，又喜金
石。在其母引见下，八九岁时即拜教于
艺术大师，先后幸运地以篆刻大师陈巨
来、书法大师胡问遂为师。由于其从小
天资聪颖，又好学好问不倦，在实践中
锲而不舍地磨炼，所以二十几岁时，年
纪轻轻已崭露头角，尤其在印艺上攻研

《说文解字》等专著并捉刀练艺，将书
法、章法、刀法融会于心，无论汉白元朱
都渐臻火候，深获大师们的垂爱。那天
笔者采访志毅先生时，他深情地回忆了
40年前的一幕。那天正值元旦，他趁假
日专诚去任老寓所谒拜，目的是冀求任
老的篆字题词。任老闻听后，当场挥毫
书写了“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八个篆字
相赠，还关切地说：“如今篆字自己也写
的不多，不过在30岁左右时曾写过一幅
四体扇面，尚保留着，其中有大篆书体，
你可拿去看看参考一下。”接着就到书
柜中翻找出已珍藏了32年的这幅扇面
（题丙戌年即1946年所写）。当时，志毅
喜形于色，一面接过扇面，一面情不自
禁地连连说好。心中涌出对任老赤诚
相待、无私传道崇高品格的钦佩。

面对着仍然散发着墨香的扇面，笔
者看到上面挺秀、峻美的正草篆隶四体
书法后，从心底里流露出惊喜与震撼。
那潇洒的风貌，劲毅的神采，夺眼球之
张力，实为罕见，不啻为一幅精彩绝伦，
布局精妙的山水画，相信观者看后都会
由衷叹服。

笔者边听边想，思潮翻滚，联想起1962年春，
在上海市青年宫报考并参加了由沈尹默、胡问遂
等前辈大家倡办的书法培训班学习。任老正是
当年十多位任课教师之一，而且还是笔者所在班
级的主讲老师（班主任），后来，也由此借光师生之
情，曾有幸多次喜获任老用楷书，隶书、行草等书
体所撰写的精美题词，现都作为墨宝保存并不时
取出拜读、欣赏。但任老的篆书墨迹，尚欠眼福，

那日见后，震惊之余愈发坚信在各体书
法上，任老均是身体力行，他在学艺练艺
生涯中所下功夫之深，不得不令后学者
倍增敬意。

交谈中志毅先生接着又按照顺序
简要地诠释该扇面字体的内容和特点。

楷书是节选自唐初欧虞褚薛四大
家之一的虞世南所写的《孔子庙堂碑》。
虞字的特点珠圆玉润，柔中带刚。笔画
中着力处规矩谨严，法度成熟，实为学楷
的上乘法帖。

草书是素有“书圣”之称的东晋大
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笔法。历代书坛
有“把盏醉看法阁帖，举笔空拟王右军”
之论述。从墨迹中可见字字珠玑，笔画
呼应，端正中见奇逸，险峻处显平稳。

篆书系石鼓文节选，即秦统一六国
之前所用名为大篆的书体。只见笔法
平和圆润，线条匀整，线体严整端庄，章
法偃仰分明，此体历代称为千古篆法之
祖，当代书画大家中，吴昌硕老是擅长者
之一。

隶书则源自《汉百石卒史碑》，即东
汉著名的孔庙三碑之一的《乙瑛碑》节
选。此隶书初识时似觉点画朴实，细看
则感形态生动。肃穆中具活泼清新之
神，规矩中有变化凝练想的和谐，可纵可
敛，颇具雄秀之姿。

任老以生花的妙笔书写的四体书
法，彰显了高度美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
冲击。行文至此，笔者同时深感志毅先
生愿将收藏四十余年的任老扇面，公之
于众，让更多人欣赏，学习和了解，无异
也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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